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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鼎（1897—1963），字孟周，1897年12月26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小新桥乡。父
亲营农经商，母亲料理家事。母舅奚九如，前清秀才，进过江南水师学堂，清末在乡间
倡办学校，民国初年就提倡机器灌溉，创办常州厚生机器制造厂（现为常柴股份有限公
司），制造抽水机等。万国鼎在少年、青年时代，在读书学习和思想方面受到其母舅的
影响很大，1915年6月，他在江苏省常州中学毕业后，原先欲报考上海南洋公学电机科
，希望做实业家、发明家，后决定投考金陵大学农林科，希望能在学问中有所作为，做
一名学者。

1916—1920年，万国鼎先生就读于金陵大学，不仅认真钻研现代农业科学，也注重
文史课程，学习成绩优良，在校期间就发表文章数篇。曾任金陵大学农林学会会长、《
金陵光》编辑、学生自治会主席、五四运动议事部副主席、南京学生会金大学生代表等
。

1920年，万国鼎先生留校担任助教，协助钱天鹤教授进行蚕桑教学研究推广工作
，1921年经钱教授推荐到上海的美国丝商设立的生丝检验所（当时称万国检验所）担
任技师。1922年6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辑，负责编辑和校订有关农业的
图书。1924年1月，回到金陵大学任农业图书研究部（1932年9月改组为农业经济系农
业历史组）主任。在这十余年中，万国鼎先生致力于古农书的收集、整理、研究，同时
对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作了一系列的开创性工作，如在金陵大学开设“中国农业史”课程
，着手编写中国农业史专著等。

1932年11月，万国鼎先生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该委员会改
组为资源委员会）专职专员，在以后的五年间主要从事田赋调查等事务。1932—1948年
，他还担任南京（战时迁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地政专修科、地政系教授。19
47年8月中央政治学校改为国立政治大学，万国鼎先生任地政系教授及系主任，解放前
夕，他和一些反对学校南迁广州的师生一起，坚持上课，一直到1949年6月学校解散。
其间还担任中国地政学会理事、《地政月刊》总编辑、中国地政研究所导师兼研究主任
等职务，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万国鼎先生重新投身农业历史研究创造了条件。1951年3
月，他到北京华北人民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年底分配到河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工作。
1953年8月，任河南农学院农学系教授。1954年4月，调回南京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
学）农业经济系任教授兼农业历史组主任，负责中国农业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1955年7月，农业部批准南京农学院成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先生为主任。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后，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列入该院建制，成为国家专门
的农业历史研究机构。经过几年人员和经费的投入，在万国鼎先生的带领下，中国农业
遗产研究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了一大批农史研究资料，加上20、30年代金陵大学农业
图书研究部积累的资料，为农史研究的全面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研究人员们整理、
研究古农书、农业史，获得了一批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万国鼎先生除担当研究工作之外
，还担任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委
员、南京历史学会理事、南京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京市委员等
社会职务。

正在各项工作蓬勃开展之际，万国鼎先生不幸于1963年11月15日因病逝世，享年6
6岁。

万国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农史学家，中国农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自1920
年代就开始涉足农史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在他和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农
业经济系农业历史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同仁的努力下，经过40多年的积累，建
立了宝贵的农史资料收藏，获得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他对中国农业古籍、农
业历史的研究，成果卓著，尤其是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农学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
农业科技史的著作，堪称农史研究的里程碑。

万国鼎先生年轻时就对自己要求：“有为者高瞻远瞩，随时随地，择善坚持，而不



较一日之短长。不怕当前困难，不计一时得失，常作五年十年的打算。”万国鼎先生为
农史事业奋斗的一生，来自年轻时立志写作一部《中国农业史》，他经过多年的资料积
累、学习研究，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晚年不仅完成了心愿，而且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带
动了农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农业历史学科的基础。

万国鼎先生解放前一度从事地政调查、研究与教学，其间有很好的仕进机会，但他
那时就给自己写下了座右铭：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将精力多用在了学术研究之
中，尤其在解放后，又重新投身农史研究，辛勤耕耘，最后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我国
农业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介绍: 

《宋史》沒有陳旉傳，其他文獻中也看不到有關記载，現在只能從他所著《農書》及其
序跋中得到一些关於他的事跡的梗概。

他生于北宋後期熙寧九年(一○七六年)，《農書》寫成于南宋初紹興十九年(一一四九年
)，那時他已經七十四歲，五年後又在書後作跋，享年當在八十以上。他的一生，正當
王安石變法之後，新舊黨爭日益劇烈，封建政治日益混亂腐朽，以至北宋潰亡，南宋開
始偏安江南的戰亂時期。

他的原籍沒有記載。他在自序自稱「西山隱居全真子」，又說「躬耕西山」。他在寫成
《農書》後，以七十四歲高齡，從西山送到儀徵給洪興祖看，西山當離儀徵不遠，可能
是揚州西山。書中地勢之宜篇特別重視高田，薅耘之宜篇強調自下及上的耘田法，這些
都是針對邱陵地區的情況說的，可能就是他所居西山的情況。但書中其他部分所說，沒
有這種明顯限制。而且洪興祖後序說他「所至卽種藥治圃以自給」，可見他不是一直住
在西山的，他曾在別處住過。當南宋初年金兵南侵時，他也不可能在揚州西山安居。書
中所說農業情況，實代表長江下游較廣泛的地區。洪興祖是江蘇丹陽人，當時任眞州(
卽儀眞郡)知州。陳旉可能是因為洪興祖是地方長官而把《農書》送給他看，但也可能
是事前就認識的，就陳旉的活動地區和他的社會關係來看，他大概是江蘇人。

陳旉相當博學，多年親自參加農業經營，用心觀察，直到近八十歲的高齡，因此對于農
業具有很豐富的知識與實地經驗。

他在自序中說：「旉躬耕西山，心知其故，撰為《農書》三卷。……是書也，非苟知之
，蓋嘗允蹈之，確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說以示人。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以言聞見雖多，必擇其善者乃從，而識其不善者
也。若徒知之，雖多，曾何足用。」他明白指出，他著這書，不是單憑耳聞目睹，而是
自己做過，具有實踐經驗，「確乎能其事」，才把它寫下來的。他批評葛洪論神仙，陶
弘景疏本草的錯誤，並且認為「《齊民要術》、《四時纂要》迂疏不適用」。而他的這
部《農書》，不是「謄口空言，誇張盜名」，而是要「有補於來世」《自序中語》的。
他對此很自負，要用這書教導農民，「使老於農圃而視效於斯文者……轉相讀說，勸勉
而依倣之」(自跋中語)。

《陳旉農書》不抄書，着重在寫他自己的心得體會，卽使引用古書，也是融會貫通在他
自己的文章內，體例和《齊民要術》不同。他對《齊民要術》的批評未免過分(《要術
》所說是黄河流域的農業，和陳旉所習見的不同；《要術》包括的範圍廣，自然不能全
出自己經驗，但範圍廣自有它的用處，不能因此就說《要術》迂疏不適用)，但他的這
部《農書》，在體例上確實比《要術》謹嚴，出自實踐的成份比《要術》多。實踐性可
以說是《陳旉農書》的一個顯著特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這書「虛論多而實事
少」，是不確當的。

《陳旉農書》的篇幅雖不大(連序跋約共一萬二千五百字)，但內容比較切實，在我國農
學上表現出不少新的發展，其中比較突出的可以歸納為下列六點：(一)第一次用專篇來



系統地討論土地利用；(二)第一次明白提出兩個傑出的對於土壤看法的基本原則；(三)
不但用專篇談論肥料，其他各篇中也頗有具體而細致的論述，對肥源、保肥和施用方法
有不少新的創始和發展；(四)這是現存第一部專門談論南方水稻區農業技術的農書，並
有專篇談論水稻的秧田育苗；(五)具有相當完整而有系統的理論體系。分別說明如下。

二 土地利用規劃

書中地勢之宜篇可以說是一篇討論土地利用規劃的專論。一開始說明土地的自然面貌和
性質是多種多樣的，有高山、邱陵、高原、平原、低地、江河、湖泊等區別。地勢的高
下旣然不同，寒暖肥瘠也就跟着各不相同。大概高地多是寒冷的，泉水冷，土壤也冷，
而且容易乾旱。下地多數是肥沃的，但是容易被水淹沒。所以治理起來，各有其適宜的
方法。這裏雖沒有作全面的分析，但已接觸到問題的關鍵。所說地形和溫度、肥瘠、水
旱之間的關係，也是基本上合理的。

接着提出高田、下地、坡地、葑田、湖田五種土地的具體利用規劃。其中對於高田的利
用規劃說得比較詳細。要勘察地勢，在高處來水會歸的地點，鑿為陂塘，貯蓄春夏之交
的雨水。塘要有足够的深闊，大小依據灌溉所需要的水量，大約十畝田劃出二、三畝來
鑿塘蓄水。隄岸要高大。隄上種桑柘，可以繫牛。這樣做可以一舉數得：「牛得涼蔭而
遂性，隄得牛踐而堅實，桑得肥水《牛糞尿》而沃美，旱得決水以灌溉，潦卽不致於瀰
漫而害稼。高田早稻，自種至收，不過五六月，其間旱乾不過灌溉四、五次，此可力致
其常稔(可以用人力保證經常豐收)。」不但如此，而且還可以看出：這裏是利用水面較
高的陂塘放水自流灌溉的，不必提水上升；大雨時有陂塘攔蓄雨水，可以避免水土流失
，衝壞良田。確實是一種合理而巧妙的小型土地利用規劃。

以上是就塘和隄說的。對於耕種的田，要把田埂做得寬大，以便牛可以在上面放牧，田
埂可以藉牛的踐踏，變得堅實而不漏水。田坵高下差不多的，就把它們合併為一坵，使
田坵闊大，便於牛犁的轉側。在併坵的過程中，當然需要平整地面；因為這裏是水稻田
，若是地面高低不平或稍有傾斜，灌水時就不能使全田有同樣深度的水。這樣分坵平整
地面，如果在斜坡的丘陵地或山麓，就成為梯田。

在談論五種土地的利用規劃之後，接着引《周禮》稻人(官名)的職掌：用陂塘之類貯蓄
水，使水聚而不致流失；用隄防擋住水，使水不致泛濫；用田頭小水溝來分開水勢；用
排列成行的排水溝來排去多餘的水；用大水溝來會合小溝的水使它傾瀉而去。他說：這
樣的制度，很完備，哪裏還會有大水淹沒田地的患害呢？這裹說到蓄水、防洪和排水，
但重點在於防洪和排去多餘的水，以免淹沒良田。

上面他所說到的幾種土地利用規劃，只限於南方水稻區域的部分地區，沒有涉及較大規
模的農田水利，顯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創始這種統筹的觀察與討論，在我國農學史上應
當說是一種可貴的進步。

三 兩個傑出的對土壤看法的基本原則

《陳旉農書》對於土壤的看法，提出兩個傑出的基本原則。

一是土壤雖有多種，好壞不一，只要治得其宜，都能適合於栽培作物。他在糞田之宜篇
說：「黑壤確實是好的，但是過於肥沃時，也許會使莊稼徒長而結子不堅實，應當用生
土混和進去，就疏爽得宜了。瘠薄的土壤誠然不好，但是施肥培養，就能使禾苗茂盛而
籽粒堅實。雖然土壤不一樣，要看怎樣治理，治理得宜，都可以長出好莊稼」。雖則他
在這裏只是舉例說明，所說不够精細全面，甚至不一定全對，但是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則
是卓越的。這種基本原則，是建築在我國農民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土壤治理和改良的經驗
與知識的基礎上的。它包含着堅強的可以用人力改變自然的精神。它和蘇聯傑出的土壤
學家惠廉土所說的「沒有不好的土壤，只有拙劣的耕作方法」的原則，幾乎是一致的。

另一個是土壤可以經常保持新壯的基本原則。他在糞田之宜篇的結尾說：「有人說，土



壤敝壞了就草木不長，土壤氣衰了就生物長不好，凡是田土種了三五年，地力就疲乏了
。這話是不對的，沒有深入考慮過。如果能够時常加入新而肥沃的土壤，施用肥料，可
使土壤更加精熟肥美，地力將會經常是新壯的。哪裏有什麼敝壞衰弱呢？」這種看法，
和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的「地力漸減論」恰恰相反。西方資產階級學者以為耕種就是地力
逐漸消失的開始，甚至有人著書立說，申論羅馬帝國的衰亡，就是由於地力的耗竭。我
國是農業古國，從來沒有這種說法；幾千年來的耕種，並沒有使地力耗竭或漸減。反之
，我國很早就有這種信念，用施肥和其他相應措施可使土壤肥美，能維持和提高地力。
陳氏所說這種地力可使常新壯的原則，充分表達了我國傳統農業的精神。也就是說，這
一原則所包含的基本思想，在我國農業生產實踐中是有它的深厚基礎的。陳氏在八百多
年前就能毫不含糊地提出這種豪邁而具有重大實用意義的基本原則，說明他的觀察是很
深入的。

對於不同土壤，怎樣治得其宜，怎樣維持和提高其地力，在上述陳氏所說的語句中，只
提到客土法和施肥法。而且上述兩段引文所自出的糞田之宜篇，主要是談肥料和施肥的
。這樣的安排，似乎說明施肥是維持和提高地力的主要方法。施肥當然極其重要。但是
必須指出，前面所說的土地利用規劃，和後面將要談論的耕作技術，也是有關維持和提
高地力的重要措施。

四 肥料和施肥的新發展

《陳旉農書》的篇幅，遠小於《齊民要術》(總字數約為《齊民要術》的九分之一)，但
是《陳旉農書》用於肥料問題上的字數，顯然超過《齊民要術》。在《齊民要術》中，
書前雜說有踏糞法，但不是賈氏原文；在《要術》本文中，若把引自古書的(主要是《
氾勝之書》)除外，只有對於綠肥的強調很突出，除此以外，只是零星地偶爾提到施肥
問題。但在《陳旉農書》中，不但寫了糞田之宜篇專論肥料，其他各篇也頗有談到肥料
的，而且不是零星地提到，往往是具體而細致的敍述。把這些敍述合併起來，不論在字
數或内容上，都超過糞田之宜篇。它給人以一種深刻印象，到處顯示出對於肥料的重視
，對它有不少新的創始和發展。這種發展，自然不是陳旉個人的創造，而是從《齊民要
術》到《陳旉農書》六百年間農民在生產實踐中得來的進步。六百年是一個相當長的時
期，其間農書散失，我們現在無從逐步追踪這些發展的過程，只能就《陳旉農書》觀察
這些發展所獲得的結果。但是，我們也不能抹殺陳氏在這方面所作的總結和提高工作的
貢獻，個別地方還可以看出是出於他自己切身的經驗。

關於肥源，至少有四個新的(不見於以前古農書的)發展：(一)製造火糞。善其根苗篇三
次提到火糞，但沒有說明什麽是火糞，怎樣得來的。糞田之宜篇說：「凡掃除之土，燒
燃之灰，簸揚之糠粃，斷稿落葉，積而焚之。」這和浙東現在燒製焦泥灰的方法相像，
可能陳氏的所謂火糞，就是這樣燒製而成的。燒的時候，只可冒烟，不讓它發出火焰，
燒至變為焦黑為止，不可燒成灰。其中有土，可能土的含量不少，因此亦稱土糞。六種
之宜篇所說「燒土糞以糞之」，和種桑之法篇所說「以肥窖燒過土糞以糞之」，土糞大
概就是火糞。也可能火糞含土較少，更近於焦泥灰，而土糞含土較多，更近於燻土；但
二者並不能截然區分。到了《王禎農書》所說火糞製造法，則完全是今日的燻土。

(二)堆肥發酵。善其根苗篇說：「要種稻，必須先搞好秧田。……若用麻枯(麻子榨油的
殘渣)尤其好。但麻枯不好使用，需要細細打碎，和火糞混和堆積，像做麴的樣子；等
候它發熱(因發酵而生熱)，生鼠毛(發霉如鼠毛狀)，就攤開中間熱的放在四傍，把四傍
冷的放在中間，再堆積起來；如此三四次，一直等到不發熱，才可以使用，否則就要燒
殺秧苗的。」這裏明白指出發酵現象和製造堆肥的過程。

(三)糞屋積肥。糞田之宜篇指出，農家必須在房屋傍邊設置糞屋，在其中積貯火糞。屋
簷要低，以免風雨進入糞屋。糞放在露天裏受着風飄雨淋，就不肥了。糞屋裏面，要鑿
成深池，砌上磚壁，使不滲漏。

(四)漚池積肥。種桑之法篇說：「聚糠稿的方法，在廚棧下鑿一個深闊的池，砌上磚使
不滲漏，每逢舂米，就收聚礱糠穀殼，以及腐稿敗葉，放在池中漚漬，並收聚洗碗的肥



水和洗米的泔水等，漚漬日子久了，自然腐爛浮泛。每年三四次取出這樣漚製的肥料來
對苧麻施肥，因而也肥桑(桑下種苧麻)，使桑愈久愈茂盛，不會荒廢枯摧。一舉兩得，
用力小而見功多。我常這樣做，鄰居沒有不稱贊而仿效的。」善其根苗篇所說「糠糞」
，就是如此積漚而成的肥料。

上述四個新的發展，貫穿着一種精神，盡量想辦法開闢肥源，多積肥料，增進肥效，而
避免損失。燻土和堆肥發酵的功效，並不是簡單易知的，這種創造突出地表現出農民的
智慧，在八百多年以前對於肥料知識就已達到這樣的水平。

陳旉很反對施用人糞尿。善其根苗篇說：「切勿用大糞，因為它會使芽蘗腐爛，又損人
手脚，生瘡，難於治療。只有火糞和燖豬毛以及窖爛粗穀殼最好。……如果不得已而用
大糞，必須先和火糞堆積相當時期，才可以施用。往往看見有人用生小便澆灌，立刻損
壞秧苗。」他主要是為着衛生和施用不當會造成損失，同時也可能因為他已用其他辦法
積肥，又有財力可以施用麻枯，不必依賴人糞尿。但是從他的話裹，也可以看出，那時
實際上人糞尿在南方已被一般農家廣泛施用。他所說人糞尿必須腐熟後施用，是正確而
必要的，這在我國已是傳統的經驗，《氾勝之書》和《齊民要術》早已強調要用熟糞。

關於施用方法，有三點具有新的意義：(一)強調「用糞得理」(善其根苗篇)。並且說：
「俚諺謂之糞藥，以言用糞猶用藥也」(糞田之宜篇)。其中包含肥料種類的選擇，是否
適合于土壤性質，以及施用分量、施用時期、布施方法等。在善其根苗篇所說秧田施肥
法，最能具體地體現出這種精神。(二)多次施用追肥。《氾勝之書》注重基肥和種肥。
《齊民要術》也很少提到追肥。《陳旉農書》除仍重視基肥、種肥外，突出地注重施用
追肥，而且不是一次施用而是分次施用。例如種大麻「間旬一糞」，種小麥「宜屢耘而
屢糞」(見六種之宜篇)；種苧麻一年施肥三四次，種桑一年施肥二次，「鋤開根下糞之
，謂之開根糞」(見種桑之法篇)。(三)對甲施肥而效及於乙的一舉兩得的施肥法。種桑
之法篇指出，在桑園裏種苧麻，對苧麻施肥，桑樹也就獲得肥效了。桑的根深，苧麻的
根淺，兩不相妨，而獲利加倍。若能勤於糞治，可以一年收割苧麻三次。每年對苧麻施
肥三四次，桑樹因而也越長越茂盛。

五 南方水稻區域栽培技術的進步

我國經濟文化中心原先在黄河中下游。北方農業技術的進步遠早於南方。南方的自然環
境及其相應的農業技術，和北方不同。所以儘管春秋戰國至秦漢長時期内，黃河流域的
經濟文化那樣發達，南方還是地曠人稀，長期的遠遠落後於中原。經過楚、吳、越、漢
和六朝千多年間，勞動人民在南方這一廣大地區對自然作斗爭，逐漸積累經驗，不斷從
事農田基本建設，改變了自然面貌，到了唐代中期以後，終於使全國經濟重心移轉到南
方。西漢《氾勝之書》和後魏《齊民要術》所說農業，都是屬于北方旱作區域的。唐韓
鄂《四時纂要》中的農業技術，主要引自《齊民要術》，也是基本上屬於北方的。《陳
旉農書》是我們所能看到的談論南方水稻區域栽培技術的第一部農書。

耕耨之宜篇談論整地技術，分別四種不同情況，採取不同措施：(一)早田收穫後，抓緊
時間，隨手耕治施肥，種上二麥、蠶豆、豌豆或蔬菜，因而使土壤精熟肥沃，可以節省
來年耕作的勞動力，而且還可以多得一季收穫。(二)晚田收穫後來不及種上二麥、豌豆
之類冬作物的，等待來春殘茬腐朽後，就容易耕，可以節省牛力。(三)山川環繞、排水
不良而較冷的土地(水的比熱高，土中含水較多的，到了春季轉暖時，土溫不易上升)，
秋後需要排水深耕，使土壤在冬春凍融而蘇碎。(四)寬廣平坦的土地，冬季翻耕浸水，
殘茬雜草在土中漚爛，使土壤變肥，雜草種子也爛掉。

薅耘之宜篇談論中耕除草技術以及烤田和對水的控制，指出卽使沒有草也要耘田，要把
稻根旁的泥土耙松，耙成近似液體的泥漿。烤田措施最先見於《齊民要術》，到《陳旉
農書》才指出烤田的好處，而且和自下向上的耘田法相結合。先在高處蓄水，把最低的
一坵田放水先耘，耘畢一坵，卽在中間及四旁開深溝，使其速乾，乾到地面開裂，然後
灌水。如此依次向上，逐坵放水耘田。這樣每坵可以從容不迫地耘得精細，保證耘田質
量。如果上下各坵同時放水，水已走失，田裏乾得很快，太乾就不能耘了，因此就不免



草率從事，耘得很粗糙。若再遇上多日沒有雨，又無法灌溉，那就可能造成嚴重損失。
陳氏在這裏反復說明，強調必須「次第從下放上耘之，……浸灌有漸，……思患預防。
」

善其根苗篇專門談論水稻的秧田育苗技術。雖則東漢崔實《四民月令》中已提到栽秧，
但是陳旉是第一個談論秧田育苗技術的，而且在《農書》中寫成一個專篇，已具有頗高
的水平。這一篇主要包含四部分：(一)申說培育壯秧的重要性和達到這一目的的總原則
。總的原則是：「欲根苗壯好，在夫種之以時，擇地得宜，用糞得理，三者皆得，又從
而勤勤顧省修治，俾無旱乾、水潦、蟲獸之害，則盡善矣。」(二)談論秧田在播種前的
耕作和施肥，充分體現精耕細作和用糞得理的精神。(三)談論爛秧問題，指出由於播種
太早，天氣尚冷而爛秧；秧田經過精細整地施肥才播種，爛秧後另選白田作為秧田，就
要造成雙重損失，不但浪費種子和勞力，白田不能培育壯秧，還會嚴重地影響稻的生長
和收穫。(四)談論怎樣控制秧田裏的水，所說頗為細致而合理。

六 農學體系和思想

《齊民要術》具有農業全書的性質，但它主要只是分別敍述各項生產技術，而沒有對其
中所包含的問題與原理作系統的概括。這種系統性的討論，在現存古農書中，開始出現
於《陳旉農書》。

全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可以說是土地經營與栽培總論的結合，這是全書的主體(不但
性質上是主體，在篇幅上也約占全書的三分之二)。中卷的牛說，在經營性質上仍是上
卷農耕的一部分，因為牛是當作耕種用的役畜飼養的。下卷的蠶桑，在當時農業經營中
是農耕的重要配角。

再就上卷的編次說，以十二宜為篇名，十二宜互有聯系，有一定的内容與順序，組成一
個完整的有機體。

陳旉在自序中說：「旉躬耕西山，心知其故，撰為《農書》三卷，區分篇目，條陳件別
而論次之。」又在後序說：「故余纂述其源流，敍論其法式，詮次其先後，首尾貫穿，
俾覽者有條而易見，用者有序而易循，朝夕從事，有條不紊，積日累月，功有章程，不
致因循苟簡，倒置先後緩急之敍。雖甚慵惰疲怠者，且將曉然心喻志適，欲罷不能。」
作者顯然有意識地追求農學體系的完整和前後貫穿。

再看各篇内容，雖不是都很充實的，一個問題也可能散見於若干篇(例如肥料)，但是如
天時之宜篇談論天時變化的規律及其掌握，善其根苗篇一開始就指出培育壯秧的總原則
，牧養役用之宜篇概括地說明牛的飼養管理的原理，等等，都能或多或少地提出一些系
統性的理論。

科學的特徵之一是具有系統性的理論，要求從許多事實中抽象出其中所包含的原理，或
者從複雜的現象中概括出變化的規律來，再把這些原理或規律安排在合理的體系裏。《
陳旉農書》開始表現出這種比較完整的系統性的討論，標誌着我國農學上一種重要的進
步。

陳旉受着時代和階級的限制，也有他的落後的一面。他以為後世不如殷周之盛。他常引
六經以為依據，有的實在是歪曲事實或盲目稱頌。他的農業經營思想，是經營地主的思
想，这一點在「財力之宜」、「居處之宜」等篇中表現得最突出。在《農書》其他各篇
的個別地方，特別是在「陳旉自序」和「陳旉後序」裏，洋溢着作者效忠王朝和維護封
建傳統的思想。在稽功之宜篇反映出他對勞動羣衆的蔑視，甚至想用統治者的高壓手段
，來鞭策農民勤於耕作。祈報篇尤其無聊。牧養役用之宜篇認為對牛不知愛護，生了病
，「乃始祈禱巫祝，以幸其生」，是「愚民無知」。但是在祈報篇却說，祈禱可使牛壯
健免疫，不能不說是企圖灌輸鬼神禍福思想，來愚弄人民，緩和階級鬥爭。這些都是本
書的糟粕。



但是總的說來，在《農書》中，要求掌握自然規律的思想還是比較突出的。例如天時之
宜篇說：「故農事必知天地時宜，則生之、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無不遂矣
。」節用之宜篇說：「養備動時(飲食完備，動作按時)，則天不能使之病。」蠶桑敍說
：「蓋法可以為常，而幸不可以為常也。」所謂法，就是合乎自然規律或者善於運用自
然規律的方法或技術措施。這些都明顯地表示具有掌握自然規律的思想。農業技術的進
步，本是勞動人民在生產實踐中，向自然作鬥爭而逐漸積累起來的先進經驗。向自然作
鬥爭不能違反自然規律。陳氏參加農業生產，總結農業生產經驗，能在他的《農書》中
表現出較高的農業技術與理論水平，這就必須在思想根源上具有力求掌握自然規律、向
自然作鬥爭的精神。

總之，《陳旉農書》篇幅雖小，實具有不少突出的特點，可以和《氾勝之書》、《齊民
要術》、《王禎農書》、《農政全書》等並列為我國第一流古農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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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短小。序里面很是自负，然而里面并没有多少内容。《粪田之宜》《薅耘之宜》这
两篇技术性强一些。其余的篇目理论性居多。而且多援引书经周礼等作背书。都是所谓
的不能够实操的“先王之法”。而那些先王之法往往只剩了个名目了，只能对着名目搞
些文字穿凿。序言里吐槽了葛(洪)、陶(弘景)玩神秘不科学，然而自己在《祈报篇》里
面也玩起了神秘。当然，古人往往如此。至于桑蚕之法，那是秦少游写的，附于其后了
，算是彩蛋吧。当然，也并无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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